一“路”风光

在下玩路亚是新手儿，虽然过去什么手竿了海杆了爆炸钩啊都有尝试，说实话一直没有对钓鱼产生那种不能割舍的爱好，平常也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掺乎，朋友来邀兴致好也会跟着混，却没有很多钓友那种风雨无阻的狂热，不过看到有人在河畔啊塘边了摆开架势钓鱼，倒是偶会有暇之余观望半晌，钓友上鱼也陪着乐，脱钩跑鱼也跟着扼腕叹惜（咱也是性情中人嘛），也算与渔之间貌合神离，几乎从未在施钓技法啊、装备器具了等等方面有过热切的关注，比如风靡天下的什么台钓技法，咱就从未动心，心道：那玩意儿连寸把长的小鱼儿都作为施技的假想敌，实在有失厚道。朋友护短：人家那个是竞技之功而并非欲取之道。咱说：老子就是长杆粗线大钩，一年四季只用一块钱一袋儿的地龙（有叫蚯蚓的，也有叫蛐蟮的，入药时均尊称“地龙”，治什么病倒不得而知，不过据说某些种族还有作为美味入菜的），钓着了我吃鱼，钓不着也算鱼进补，呵呵，咱算厚道吧？不过长期以来的钓绩那是欣喜的时候少、欣然的时候多啊，呵呵。
这一日公出来在浙江某地（不说具体地点是有原因的）路边有一条不大的河，时值冬日，虽然天气晴好，可在下看来不能算是钓鱼的好时光了，就见一位胖胖的中年人在这河边及其洒脱的手持一根纤巧的鱼竿抛啊收啊忙个不停，看着这位的架势，我靠、锚鱼（一种用空钩挂鱼的捕鱼方法）居然用的是专业的器材啊，比一般的钓鱼用具精致漂亮多了，不过手法却没有锚鱼技艺的那种大开大合的狂妄，貌似文雅多了，几乎是极为轻柔的拖竿收线，我靠、咱掉到井里 “扑通”（不懂）了，离了八丈远，咱蹲在河边开始观望，看着这哥们儿锲而不舍的一杆一杆抛、收、抛、收！心想这位老兄的耐心的确让人佩服，小竿抡了半个小时了还是毫不气馁啊，可锚鱼吔，这个劲头儿估计不大可能会有收获喽。就在咱蹲不住了起身要走的当口，忽见那老兄猛然作势扬竿冲我大叫：中鱼了！咱冲上前去，哦，咱是意在帮忙，并非希图分一杯羹啊！呵呵，可是人家举竿摇轮几乎没有迟疑，三下两下又提又拉，片刻间就见一条二尺多长的大翘嘴鱼居然口衔一块亮晶晶的铁片直接被那精致的小细竿挑起来抛到到岸上。天雷滚滚啊，这鱼也有这般强悍的牙口？难不成是后世外星穿越变异上帝我主安拉买噶额滴神啊派来唉唉唉唉滴------神鱼！！！！！！靠！咱不懂啊、咱虚心好学啊、咱不耻下问啊。一边陪着人家乐，一边跟着人家讨教。还是咱貌似良善，还是咱人品好，还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是好人比不好的人多。咱遇上----热心人了，这位老兄居然收起架势向咱传授起技艺来了，从路亚的起源到路亚的发展，从拟饵的形态到拟饵的应用，如何抛投怎样收线，如何绑饵怎样选点。咱虚心啊、咱好学啊、咱没良心啊、咱忘恩负义啊！（怎么骂自己啊？）娘的，人家把路亚的基本技巧教授完了，互相握手道别，各自上车走人。奔出去一百多公里了这才想起来，咱也没问人家是姓甚名谁，是也没有留个联络方式（知道为啥不说具体地点了吧？因为无颜面对吾师啊）。抡起手来想给自己一个满脸花，只见猛一下左手抓住右手！哦，自己抽自己估计也挺疼的，还是再说吧！呵呵。
没有勇气自残，可是咱不能辜负人家这半天儿的教诲，一连几天大街小巷的转渔具店，竿、轮、线、饵、控鱼器、穿鱼绳等等一切搞定，花了大几百块。哈哈，咱也就算是混进路亚一族了。你道这个成本的装备也不能算专业的？那是！咱老师（未名的啊）可是告诫过咱，初学的要慎重，路亚的损耗是及其明显的，别的不说，你用极品的装备能把地球拉起来吗？反正我的装备不能！玩了一年，地球老大收了在下五、六十个米诺、亮片、铅笔、vib还有几十个软饵铅头钩，妈妈的足够我再来一套装备了（虽然还是非专业的）。抱着咱这个路亚装备，找个没人去的河沟，绑个铅坨，嗵阿嗵的甩了好几天，自忖可以找个有鱼的地方一展身手了，（貌似中国有鱼的水面基本都是有主儿的哈？）正好去浙江三门办事，呵呵，机会来了，心急火燎的办完事，跟朋友提出找个地方钓鱼，朋友也是此道之人，当即带着咱奔赴当地的一个养鸭场（说是这里昂刺鱼比较多，冬天也好钓），到了地方一看水面很大，足有两三个足球场大小，朋友和鸭场老板相熟，打了招呼找了合适的钓点开始拉开架势。别的不说哈，路亚还是真的有很多优势啊，朋友玩的是很专业的传统钓，一大堆东西铺排开了有如要建设定居点的一般，在他刚刚把一顶巨大的遮阳伞插在地上用脚踩稳，还没有架竿呢，我已经大臂轮圆抛出第一杆了。妈的，咱人品好啊、咱受欢迎啊、咱招嫉妒啊！十几块的abu的旋转亮片处女抛，居然就中了----------地球了，拉开架势---崩---挑---抽---拉，诸般武艺轮番施展，竟全然无果，朋友把他的竿抛到水中，过来跟我笑道：那边两根竹竿中间是人家下的虾笼网。咬着牙顺过竿儿来把线崩断，重新绑上一个最便宜的旋转亮片毛毛钩，冲着那一大片亮水奋力再抛，咦？收不动线了！我靠，人品这么差？又招惹上地球老大了？挺着竿儿正懊恼着，哇喔！这线那头忽然传过来一阵震颤的抖动，接着就是要线的拉力，抖着手打开了泄力（咱玩过海杆，这点常识还是有的）稳着神儿往回摇轮，一会儿功夫，拉到近前仔细一看，妈呀，这才是人品爆发啊，朋友顺过他的抄网将鱼捞将上来一看，也是目瞪口呆，一条四斤左右的大花鲢把我的旋转亮片毛毛钩几乎吞到喉咙里边儿了，找出钳子把钩子取出来，把鱼丢到朋友刚刚支好的鱼护里，定定神儿，才和朋友讨论这个奇事，最后朋友笃定道：你他娘的是正好把钩子扔到鱼嘴里了。我淡定道：你怎知这不是变异掠食性新品种花鲢虎鱼啊？不过当晚的一大盆酸菜鱼还真没有吃出什么变异的味道和奇异的现象，只是咱的破处之路俨然有强X之嫌了。
接着下来就是尝试路亚底钓的技艺了，咱是新手，（哦，这个说过了）技术、经验几乎为欧-------（没有k哈），抛了两杆儿就有两大亮眼之举，丢饵之痛和中鱼之喜相较喜的成分明显多了几分（虽然是毫无疑问的车祸，可是咱也是正口中鱼吔！），耐着性子体会假饵落底慢拖，感受饵行之中的点点反应，还别说，虽然一下午只（挂掉了两个饵）中了四条昂刺，可是期望值和收获几乎是完美的一致（除了第二抛的精准车祸）！倒是傍晚收杆时朋友的台钓拉丝饵居然上了一条一斤多的翘嘴，我无语了，这么大的水面，翘嘴竟然沦落到以素食果腹，杯具啊。倒是朋友的解释不无道理：这里养了几万只鸭子，小鱼小虾可能无处存身了，其它的鱼要生存就要适应环境，那就逮什么吃什么呗。也是，咱不是在这么大的水面，操着路亚这么强势的利器，阿就找一底栖小型鱼一展身手，呵呵，这是洗具。
这一番得手，欲望开始小小膨胀起来，浙江三门是个出产多种海产品的滨海县城，以盛产青蟹而闻名，那------海里该有鱼吧？（别以为我这话蠢啊）海里当然有鱼，可是有鱼的地方那也不是谁都能去得了的，能把海鲜送到农贸市场的，那都是有船有网的营生，光着两个脚丫子能溜达到有鱼的地方？水族馆不算哈。那海边呢？那也不是哪儿都可以钓鱼的！！！（前边儿咱感叹过：貌似中国有鱼的水面基本都是有主儿的哈？）其实这话不算无理，就说这大海的边儿上吧，见识过的朋友可能都理解，那是有鱼的地方几乎都有主，没主的地方呵呵，几乎找不到鱼的影子，为什么？鱼儿在海里也是要找适合栖息的区域，和咱人差不多吧？要有口饭吃吧？要有住的地方吧？要饮食男女吧？要-------那个啥吧？那就得找人扎堆儿的地方吧？这鱼也得这样吧？最基本的也是得呆在有口吃的地方吧？夜里冲盹儿得有个洋流稳定点儿的地方吧？要是呆在风起云涌的所在，晃荡时间长了估计也得晕了吧？综上所述，基本可以断定绝非是有水便会有鱼！一定是有的地方啊（有吃有喝的）----有，有的地方啊（穷山恶水的）----没有，有的地方啊（集群而居的）----多，有的地方啊（盲目流窜的）---不多。中国沿海的养殖业这些年也是风生水起的飞速发展，那基本上是能围则围、能圈则圈，凡是稍有人烟的附近水面，可以说除了具有航运功能的河流海港，什么水库了、池塘了、小河沟了、海岸滩涂了，几乎遍地均为群雄割据占水为王。咱这等儒雅之人若想在闲暇时找个清幽所在放纵一番，除了深山老林人际罕见之处可能尚有这等山水，（中国这么大应该会有吧？）那就有如做梦一般的可想而不可及喽。

觊觎着不远处的大海，梦想着网上看的那些关于什么博鲈啊、路章跳啊、铁板啊、船钓啊视频里的暴爽场景满大街的乱窜，终于，一座大桥旁边那块蔚蓝色的招牌收入眼底，一般来说，来到陌生的地方，想探听钓点，渔具店就是咱要接头的情报点儿了。从货架上摘下两个米诺，四下里警惕的观察一番，嗯，没有尾巴，若无其事的朝老板靠近，悄悄掏出三张十块的接头暗号，放在柜台边儿上用手按着缓慢的朝老板手边推了过去，只见老板一把抄了过去，一张、一张、一张对着门口的亮光检查暗号上的水印良久，确认无误，热情的朝我伸过右手：还差两块！我：别的店都是十五！老板：这是渔猎人的（貌似名牌？）！又递过去两个硬币。接头完毕交换情报：向东二十公里轮渡码头，三块钱渡资过去，蛇蟠岛陡门有你需要的东西！我：这附近周边没有？老板：连键跳那边的海滨浴场都是黄泥汤，还说周边？那滩涂上的养殖场都是天塘，最低也是五十的。踱到门口小心观望，嗯，没有异常，闪出门悄悄遁入行色匆匆的人群，任务完成！转过身来对着小沈阳微微一笑：害（还）跟仄（着）啊，我---到家乐（了）！（这句用东北口音读，咱这YY的有够惊险吧？开玩笑拉！）
三门湾和杭州湾可能地质条件差不多，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地域为淤泥质粘土地表，岩石砾石及沙石含量很少，这就导致这些地方近岸水体泥沙含量比较高，走过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就有体会，仿佛这大桥并非建在大海上，倒像是建在了黄河上，满眼望去黄乎乎的毫无半分大海的清爽。三门湾较杭州湾可能稍稍好一点，从大陆乘船去蛇蟠岛（当地的风景区吧好像，岛上有许多人工开凿的山洞，据说曾经是海盗的盘踞之所，央视10台探秘节目有过播报）距离大约一两公里吧，船行到一半水程时仿佛船一下跃入深渊一般，海水猛然就呈现出那种深邃的蔚蓝，心情忽然为之一爽，同时凭添几分压抑，可能是那种深邃让人有种心里没底的感觉吧。上了码头逢人便问：嘿，这里的岛民竟对我的装备全无一丝诧异，顺着海堤指点：一直走，看到陡门就到了（陡门：就是海堤上的水闸，当地称谓）。纳着闷儿往前走，挺老远的看见水闸下面的河道旁居然隐约几条细小的竿影嗖嗖的抽打着寒风，妈呀，我我我我-----我找到组织了！奔过去一看，专业的啊！水滴轮、枪柄竿、半指手套防水服，几个高手唰唰的朝着水中的一大堆石块轮番抛投，嗨，我说这些岛民全然无视我的行头呢，人家比咱见多识广啊。呵呵老规矩，咱离了八丈远找个地方蹲下，要不说天下路友是一家呢，咱刚刚蹲下还没定神儿呢，一位路友冲我一笑：新人嘛。我靠，没隐藏好，被识破了。站起来讪讪的凑过去：啥饵有效啊？路友拉开腰包让我看饵盒，里面一堆淡蓝色的软鱼，说：基本上什么饵都可以，这个中鱼率最高。而且便宜，挂了不会太心疼。见我诧异，又道：那片石头里面起码有几百个饵在下面，咱按着包里的饵盒，自忖着，老子最便宜的亮片都是是十几块的，（那四个最便宜的亮片毛毛钩已经全部留在鸭塘里不曾取回，还有一个十八块的abu 55555）。路友伸手递过四个软鱼：十块。看我发怔：我们批发的两块五一个。好人呐，一把抓过来，掏钱！装好竿立刻加入，小心翼翼的抛了几十竿，再次人品爆发，一条一斤多的七星鲈（那鲈鱼身上有几个黑点，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名儿，遂引用）连蹦带跳的拖上岸来。自此，咱海路宣告破处。不过买处成本七块五（三个软鱼入水后那堆石头和我赌看最后到底算谁的，我当然不服，不过后来是两次它不肯输，一次我不曾赢）。
挺热情的这位路友姓付还是姓胡没有弄清，口音有点重，交谈之下得知与我那朋友相熟，他属于路亚海钓发烧友，所以与我朋友的传统钓法几乎没有交集，不过相较更高级别的船路，海岛路应该还没有涉足，只是知道的挺门儿清，回程的轮渡上谈起海岛路亚的装备也是满眼的敬慕，海岛路亚要必备的装备比如：3m以上的竿5000（不是价格，是轮的规格，6#线可以装250m）以上的轮6#以上的线，海路的拟饵极为专业，几乎是针对每一种目标鱼都有专门的种类，单是饵线之间的连接部件都有专门的类别。防水服、防滑靴（靴底装有防滑的钢钉）、救生衣、自救绳（为防止失足落水，在腰间捆绑一根细钢索并固定在礁石上）、冷藏箱（一般出海都要好几天，还要准备大量的冰块用来保鲜钓获）还要有完善的野营装备（施钓的海岛一般都不具备长期生存的条件，甚至没有淡水）。稍稍上点档次的装备起码三五万块才能基本完善，每次出海的费用自是不菲，寻常人等倘若不能以此为业的话，基本不敢如此洒脱，（运气好时赶上渔汛据说有过几千斤的钓获，有销售渠道的话可以斩获几万块呢，一般海钓的鱼获基本都是高档鱼鲜，价格也是比较生猛的，只是想要以此养家糊口，至少也得掌握方圆几百海里的鱼情，这个难度据说可以和登月相媲了，所以专事钓获的渔业生产尚无先例，一般渔业生产中钓技只是体现在一些特殊品种的鱼汛期间方可为之）。当然这些都是咱耳听为虚的传说了，在下尚未有眼见为实的机会，也不知道今生能否得此际遇，自是后话了。
咱是新手（这话耳熟吧？）可是咱已经是淡水、海水全能路手了（把你手里的板儿砖撂下，撂下，咱说的又不全是瞎话嘛），我滴妈呀，没事儿的时候脑子里几乎老是一片汪洋，看见一个水坑也要过去审视一番，看看哪个位置像是回水湾，哪个点位容易聚集小鱼儿。没事儿就开着孤狗地图把周边附近大地上的所有水坑都扫描一番，妄图找到一片没有为人所辖的山水所在，还别笑我，老实说，除了我家的浴缸，咱还真没有得手过。噢，有有有----有啊，离咱家不远有一条挺老大的大河，好像是传说中的长江，心中暗暗窃喜，在这么多论坛潜伏下来，还真就没有听说有几个朝着长江轮过竿的，咱人品这么好，技艺这么高，横跨淡咸两大水系的高手高手高高手，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就在眼前，焉可错过！拉过女儿的小洋马儿（可以折叠的那种），跨上便向那传说中的长江奋脚疾奔而去。到了江边，还真遇见钓鱼的了，在一艘趸船的栈桥上一字排开五六支海杆，都是一长串钩子穿上大蚯蚓顺流放下坐等鱼儿光顾。话说这长江和咱不熟啊，虽然桥啊、船啊咱跨过长江好多次了，可别说，除了夏夜消暑来过几回，天冷的时节还真就没来过。掏出香烟凑到有福（渔夫，看过“地下交通站”的明白）身边套近乎，人家告诉我，这江里鱼的种类挺多，就是因为船太多，所以不好钓，有时候好几天也没有鱼会上钩，偶尔会有江鲫鱼了、鲤鱼了还有鲶鱼会上钩，可是这江里的鱼已经不好吃了，大多会有一股柴油味儿，曾经天下闻名的长江第一鲜“鲥鱼”据说已经绝迹多年了，他们也就是玩玩，不指望吃鱼。我心说：这是长江哎，不至于污染到这个地步吧？转过身来回头望望，这才想起来，咱这一片儿那是举世闻名的沿（长）江化工工业园区呀，好像从南京到泰兴的江北沿岸貌似已经形成化工行业密集产业带了。一时间，我脑子有点短路，不过我坚信咱们的政府决策那是不会有错的，长江总比淮河大得多嘛，那么多造纸厂全流域搞定用了差不多十年呢，咱这里怎么还不得五十年啊。再说咱还有三峡工程啊，它的一个隐性功能就是快速交换水体，把咱这里的水冲到海里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哈，想通了，心情好多了。这会儿的鱼不好吃，咱等哪天洪峰过了再来，这几年咱们就是洪水来得比较勤了，谁说这个是自然灾害，明明就是自然救灾嘛！最不济也能洗刷刷、洗刷刷咱这一片儿的柴油味儿嘛。
按下征服长江的壮志，摸了摸胸口震动着的那颗拔凉的雄心，掏出来一看，中国移动向咱传达了夫人的指示：下班晚 你买菜。来到农贸市场看到大鱼头，先问：是江鱼吗？鱼贩：是！转身便走，再问仍是，再问仍是，再问----旁边一位买主悠悠言道：现在哪里有江鱼，全是养殖的！还江鱼，江里头船比鱼多好吧。遂心安买之，晚饭时闭着眼细细品，还好，并无异味，心里暗暗夸着中石油和中石化，垄断行业管理的好啊，没把柴油洒得到处都是，咱还能吃上口是鱼味儿的鱼啊（戏谑之言，鱼食之有柴油味儿其实是苯酚污染所致，并非是鱼喝了柴油，据说有无良鱼贩会用柴油来激发鱼儿的生存斗志，眼不见者不足为信，为啥？农贸市场的鱼贩基本都是坐地户，就算颅腔里是原装的豆腐脑儿，也怕让人给拍成豆浆吧？哈哈）！
收回咱妄图一展的身手，继续悄悄在诸多论坛潜伏，终于让咱有所发现，似乎路翘才是希望较大的正途呢，打听到有一水库偶尔会有钓友蒙上个把大翘（貌似传统钓并无以翘为主的技法，是以谓之“蒙”），时值踏春之机，这个--大地之春光灿烂便会为人而踏之，那个--鱼儿之春情勃发应会为我所路之。哇咔咔，儿郎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随本将前往水库去者，哇呀呀呀呀呀，嚯呵呵呵哈哈，噢  有点夸张了。
早上天还没亮，悄悄把车开出小区，gps定好位，这便上路，到地方天已大亮，四下一看，还真有比咱来得早的，一个个撑着伞，架着竿，坐着钓箱，搭着抄网，裆前挂着鱼护，饵盆里揉捏着大团的就---鱼饭。臊眉搭眼的绕过去（咱跟他们不一势啊，万一他们没见过咱这么强势的玩意儿，没得招人笑话），寻个没人的地段披挂好了，这就开抛，咱有经验啊，那边儿水里有竹竿，坚决离远点，这边水里有水草，小心绕过去，哈，这一大片亮水就是标点了，听听咱这动静：“唰------啪、唰------啪”这时就听身后有人说：这一片是浅滩，没有人在这块钓鱼的。我说这啪、啪的呢，感情是水太浅了。那边、来人抬手向左边指了指远处探出去的那块地方又说：那个坎子前面有道沟，搞得到大的。回过身刚想道谢却又听到：交钱！原来这是水库的管理员来收指导费了，掏出一张二十的递过去，看着指点江山的老者在怀里掏摸着，赶快又送过去一支烟，老者接过烟递给我一张十块的，原来还有找头呢。老者转身冲着那些和咱不一势的钓友去了。来到突出部，换个14g的斜切亮片全力抛出去，收啊收啊----收不动了，真有大的？哇咔，卯足了劲挑啊摇啊，拉上来一瞧，啧啧，这人品，一只塑料袋被我勾住两个提手兜着一包水晃啊晃啊弄到了岸边，再来，一会儿一团草，一会儿一条树枝，一上午把这片水底清理的是那叫一个干净。忙到中午这才醒过梦来，搂了一上午连一次咬口都没有，难不成没有目标鱼？不能！早上看见小鱼被追逃窜的景象不止一次啊，难道是我这横跨淡咸两大水系的威名已经远播水下？鱼们闻风远遁？看着已沦落成环卫工具的斜切亮片落寞的晃动，恍然大悟，人家在水面儿上找饭辙，我轮着这个大铁块在水底打扫垃圾，晕乎乎的还是用路昂刺的手法捞了一上午的草啊，赶紧换个米诺接着抛，不一样啊，那斜切亮片抛起来那是又远又准，随便一轮起码三十米开外，这米诺扔好了也就十来米远，弄了许久仍未得手，心中不禁再又湍湍起来，虽然春暖，可鱼们仍然呆在远岸的深水处，米诺的威力似乎有所不及，掏出饵盒翻找一番，一个一面涂得花里胡哨的勺型亮片勾住铅头钩上挂的卷尾蛆的尾巴上晃晃悠悠从饵盒底冒出来，抓住一看，十三克的蓝旗鱼彩匙，貌似比斜切亮片控制水深要容易些吧？这个重量也应该具备远投的优势了，换好一试果然不错，忍着肚饿口干（扬名心切，无视生存的基本需求，壮志未酬，可需饭否？答：需，只是没有！）背痛臂酸（谁说连抛几百竿不累来着？我先鄙视一下自己，我的娘哎，这小体格还真有点扛不住了）咬着牙挺到下午三点多，咱的人品有如那个什么什么火山（心中祈祷是日本的）一般惊天动地的爆发开来，已有数十次暗告自己再来最后一杆、最后一杆、最后一杆终于得到最后一杆的巨型惊喜！一条体长82cm，重约3.5kg的大翘在我十多个小时未遇一次咬口的状态下，款款叼住那彩色的大铁勺慢慢的随着我挑竿、摇轮、挑竿、摇轮乖乖的来到我身边，控鱼器一下夹住那阔大的嘴，哈哈，咱就路成正果了。哇咔咔，是谁造出这样一句狂妄之极的话貌似夸我来着：天空一声巨响，老子闪亮登场！一颗路坛巨型流星嗖的一下，噢，不是嗖的一下，刷的一下，噢，也不是刷的一下，是咚的一下，噢，也不-----------管他呢，反正是掉地上了。从今往后咱这淡咸两大水系的那啥，就可以那啥了呗。咋滴，又想拍我，撂下，撂下，咱是君子动口--------噢，鱼们动口不动手，咱们君子动------噢，那个------回见您呐！！！！！！！！！！！
